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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 

李  松 1  刘峻君 2  鲍秀琴 1  陈  旭 1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2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  要  尽管关系维持策略对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增强个人福祉有着重要意义, 但也增加了个体被拒绝的

风险和痛苦。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人际感恩一方面能在关系面临威胁时激活威胁缓冲策略修复人际关系, 另一

方面也能在威胁解除时激活关系增强策略建立和促进人际关系, 但人际感恩也增加了使用非适应关系维持策

略的可能。此外, 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有助于解释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未来研究应从二元互动视角考

察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 从多元评价视角考察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在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中扮演

的角色; 并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拓展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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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体应对威胁, 提高

生存和繁衍的几率, 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并促进社

会和谐。关系维持是个体用以建立、维持、修复和

增强人际关系的一系列策略(Ogolsky et al., 2017)。

然而, 当个体付出时间和资源促进和修复人际关

系时, 也许会收到与自身付出不相称的回报 , 甚

至导致自身受到伤害(Bartlett et al., 2012)。感恩被

视为“美德之源”, 分为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 , 特

质感恩指个体关注并感激生活积极面的人格特质, 

状态感恩指个体因受恩惠而产生的情绪感受(郭

一蓉 等, 2021; McCullough et al., 2002)。人际感

恩作为一种状态感恩, 产生于高质量的人际互动, 

是个体在感知到他人的善意及时满足了自身需要

时产生的一种称赞他人的积极情绪, 有助于抑制

自我保护动机 , 激活关系维持动机(Algoe et al., 

2016)。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具

有积极影响, 无论是受惠者表达感恩, 还是施惠

者接受感恩 , 均能增强关系维持倾向(Gordon et 

al., 2011; Park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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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往综述研究已经关注到人际感恩对人

际关系的影响 (曹欢 , 2017; 梁宏宇  等 , 2015; 

Algoe, 2012), 但缺乏对人际感恩在关系维持表现

形式上的系统梳理 , 更缺乏对其影响途径的探

讨。梳理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及其途径 , 

既可为感恩教育提供实证依据, 又可为人际关系

的修复与促进提供借鉴。因此, 为了进一步厘清

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 本文将首先阐述人

际感恩在关系维持上的功能; 然后在关系维持的

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上, 该理论详细阐述了人际互

动情景是如何通过影响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

进而影响关系维持的(Cavallo et al., 2014), 提出

人际感恩影响关系维持的风险管理模型以梳理人

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途径。 

2  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 

根据人际关系是否面临威胁, 关系维持可分

为威胁缓冲和关系增强两种策略, 前者指当人际

关系受到威胁时, 有助于人际关系恢复到特定水

平的策略(Ogolsky et al., 2017); 后者指当社交环

境中无威胁存在时 , 有助于提升关系质量的策

略。此外, 近年来非适应性关系维持策略受到了

研究者们的关注, 即个体为了满足人际交往的需

求, 采用违背自身意愿或社会规范的策略维持与

他人的关系(Costanza Baldry & Cinquegrana,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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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et al., 2020)。实证研究发现, 人际感恩在人际

关系受到威胁时, 增强了个体采用威胁缓冲策略

的意愿; 在人际关系未受威胁时, 促进了使用关

系增强策略的倾向; 但同时也更提高了使用非适

应性关系维持策略的可能(详见图 1 和下文)。 

2.1  人际感恩的威胁缓冲作用 

当人际关系遭遇威胁时, 个体将采取具有针

对性的策略缓冲威胁带来的消极影响, 使关系质

量恢复到特定水平。Ogolsky 等人(2017)进一步将

威胁缓冲策略分为个体层面缓冲策略(指个体独

自应对威胁采用的策略, 如积极重构)和互动层面

缓冲策略(指个体在与伙伴互动时采用的策略, 如

积极互动)。 

在个体层面, 人际感恩有助于增强个体对消

极事件的积极重构。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相较于

控制组, 感恩训练使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更倾

向于采用积极重构应对威胁, 维持了人际关系质

量(Sanhaji, 2021)。Fazal-e-Hasan 等人(2021)同样

发现感恩的大学生乐于以积极的视角看待与他人

的关系, 从而更愿意与他人保持亲密联系。人际

感恩也将帮助对他人和关系持有消极偏向的个体

(如非安全依恋个体和抑郁个体)改善与他人的关

系。例如, Park 等人(2019)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受惠

者表达感恩还是施惠者被感恩均能缓冲非安全依

恋对人际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培养人际感恩也

许是改善抑郁个体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如果夫

妻间经常表达感恩, 抑郁将正向预测婚姻关系质

量; 相反 , 如果夫妻间较少表达感恩 , 抑郁将显

著降低婚姻关系质量(Duncan et al., 2018)。 

此外, 人际感恩也减少了关系损害行为。一

方面人际感恩将抑制伙伴做出损害关系的行为。

研究发现为期 10 天的感恩训练将使个体遭遇更

少的职场欺凌(Locklear et al., 2021)。另一方面人

际感恩也将减少个体自身的关系损害行为, 特别

是在高威胁情景下。一项考察人际感恩对竞争破

坏行为的研究发现, 相较于中性和快乐情绪启动, 

人际感恩启动在竞争情景下, 减少了个体对伙伴

获益行为的破坏(Sasaki et al., 2020)。这可能是由

于在威胁情景下, 感恩的个体更能理解伙伴的行

为和意图, 更愿意为了维持关系质量而减少关系

损害行为。DeWall 等人(2012)进一步发现只有在

遭遇人际威胁时(来自伙伴的侮辱), 人际感恩才

能通过增强对伙伴的共情降低身体攻击, 而当人

际威胁不存在时, 人际感恩不能影响个体的身体

攻击水平。 

在互动层面, 人际感恩的威胁缓冲作用主要 

 

 
 

图 1  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258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0 卷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鉴于人际感恩增强了个体对伙伴的积极感知, 个

体将做出自我牺牲以回报伙伴(Lambert & Fincham, 

2011)。研究表明, 人际感恩将增强个体付出时间

成本陪伴伙伴的意愿, 同时也将采取行动降低伙

伴的排斥感, 即使这种行为将使自身付出较大的

代价(Bartlett et al., 2012)。任海霞等人(2021)发现

相较于控制组, 人际感恩组初中生更有可能损失

自身利益维持与他人的合作关系。然后, 当伙伴

做出有损关系的行为时, 人际感恩将增强个体对

伙伴的宽恕。研究发现相较于中性情绪组, 人际

感恩组个体更愿意宽恕他人, 更少惩罚冒犯者(许

忠涛, 2021)。最后, 人际感恩有助于增强积极互动

以解决关系问题。例如, 当关系遭遇困境时, 乐于

表达感恩的个体能开放、舒适地表达对关系的担

心, 维持人际关系质量(Lambert & Fincham, 2011)。

国内关于信任博弈的研究也发现, 当个体遭遇信

任违背后 , 人际感恩启动增加了个体的投资额 , 

修复了对他人的信任(魏雅茹, 2020)。 

2.2  人际感恩的关系增强作用 

Ogolsky 等人(2017)认为当个体没有感知到

明显的外部威胁时, 个体会在人际互动中积极主

动地采取关系增强策略建立人际关系, 并乐于使

这种新建立的关系发展为高质量的亲密关系。 

人际感恩有助于建立人际关系。建立人际关

系需要个体为伙伴和关系付出努力, 并承担可能

被伤害甚至关系破裂的痛苦(Cavallo et al., 2014)。

在收到他人的恩惠后, 个体倾向于认为他人是善

良、深情和耐心的(Lambert & Fincham, 2011), 并

认为在将来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再次得到伙伴及时

的帮助(Park et al., 2019), 这增强了个体回报施惠

者并与其建立关系的意愿(Ma et al., 2017)。研究

发现, 在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后, 感恩的个体期待

再次与施惠者相见, 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与施惠

者相处, 这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前提(Bartlett et al., 

2012)。Zhu 等人(2020)要求被试想象在搬家中被

新同事帮助的场景, 发现相较于控制条件, 感恩

条件下被试更倾向于与新同事建立联系。上述这

些研究均在实验室中通过要求被试想象虚拟帮助

以诱发人际感恩, 缺乏生态效度。Algoe 等人(2008)

考察了自然情景下诱发的人际感恩对关系建立的

影响, 发现当女生联谊会老成员感知到新成员对

其的感恩后, 愿意花更多时间与新成员相处。因

此, 人际感恩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形成。 

人际感恩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根据情绪的

功能分析法, 情绪既能促使个体采取行动解决问

题, 也能向他人传递自己已经意识到这种诱发情

绪的情景(Algoe, 2012)。同样, 人际感恩一方面会

促使个体付出更多的努力维持人际关系, 如采用

更多的合作、互惠和支持行为(刘军 等, 2019; 涂

红伟 等, 2021)。实证研究发现人际感恩启动使个

体愿意付出更大投资 , 以满足他人需要 (高晓瑞 

等, 2020)。同时, 一项历时 4 年的纵向研究发现, 

对伴侣感恩的个体更有可能在将来采用关系增强

策略促进亲密关系(Kubacka et al., 2011)。另一方

面, 个体的感恩表达也能向伙伴传递信息, 使伙

伴意识到自己的帮助对个体很重要, 因而更愿意

在将来维持与个体乃至他人的关系(Algoe, 2012; 

Gordon et al., 2011)。然而, 伙伴真实的感恩(而非

个体感知到的)能否增强个体的关系维持倾向目

前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伙伴

的感恩能显著增强个体的关系维持水平(Algoe et 

al., 2016), 但也有研究发现两者关系并不显著

(Parnell et al., 2020)。可能的原因是, 人际感恩对

关系维持的影响会受到动机因素的调节。Baker 

(2021)发现人际感恩通过对伴侣的内隐评价增强

了对关系的承诺; 同时人际感恩也通过对自我和

伴侣的外显评价降低了对关系的承诺, 特别是在

个体不愿意回报伴侣时。此外, 感恩表达的方式

也可能解释这一不一致现象。当伙伴的感恩表达

强调了施惠者帮助对自己的重要性而非施惠者付

出的代价时, 施惠者更愿意在将来采用关系维持

策略(Park et al., 2021)。因此, 人际感恩对于关系

促进至关重要, 但未来的研究有必要从二元互动

视角进一步考察两者的关系。 

2.3  人际感恩对非适应性关系维持策略的影响 

尽管以往研究已经证实人际感恩不仅有利于

修复人际关系, 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建立与促进, 

但人际感恩也可能使个体采用违背自身意愿或社

会规范的非适应性关系维持策略与他人保持联系

(Wood et al., 2016)。研究发现在面对伙伴的威胁

时(如伙伴表现出高竞争性和受到伙伴的侮辱), 人

际感恩更有可能降低自身的消极互动行为(DeWall 

et al., 2012; Sasaki et al., 2020)。国内研究同样发

现当面对高竞争性伙伴时 , 相较于中性情绪组 , 

人际感恩组初中生更愿意信任伙伴(宋鑫焱,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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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人际感恩在缓冲人际威胁的同时, 也使个体

为了满足人际需要而违背自身意愿做出妥协。的

确, 对施虐伴侣的感恩增加了女性宁愿再次被虐

待也要同施虐者保持联系的可能性(Costanza Baldry 

& Cinquegrana, 2021)。除了采用违背自身意愿的

关系维持策略外, 人际感恩也会使个体违背社会

规范与他人保持联系。Zhu 等人(2020)采用疼痛分

担的方式诱发人际感恩, 结果发现虽然人际感恩

增强了中国人与施惠者建立联系的倾向, 但也正

是通过关系建立倾向的中介作用促使个体采用违

背社会规范的方式(撒谎或降低应有惩罚)以避免

施惠者受到伤害。然而, 目前对人际感恩影响非

适应性关系维持策略的潜在机制依然知之甚少。 

综上所述, 人际感恩对人际关系具有威胁缓

冲和关系增强功能。具体而言, 当人际关系面临

威胁时, 人际感恩在个人层面和互动层面帮助个

体修复人际关系。当威胁解除后, 人际感恩增强

了个体维持关系的意愿, 肯定了伙伴的重要性并

鼓励伙伴进一步维持人际关系, 促进了关系的成

长。但是, 人际感恩也可能使个体采用非适应性

策略违背自身意愿和社会规范以保持与他人的

联系。 

3  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途径 

虽然实证研究证实了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

促进作用, 但人际感恩影响关系维持的途径目前

尚无一致观点。例如, 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

侧重于人际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对自我的扩

展、建构作用(Stellar et al., 2017)。相反, 感恩的

发现、提醒和绑定理论强调人际感恩对高质量他 

 

人的发现、提醒功能, 侧重于人际感恩称赞他人

的作用(Algoe, 2012)。因此, 尽管研究者们已经基

于感恩的不同理论从自我和他人视角解释人际感

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 但并未形成整合、系统的

理论模型。关系维持的风险管理理论为整合人际

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途径提供了可能(Cavallo 

et al., 2014)。 

承诺问题是关系维持的重要挑战, 即尽管关

系维持策略有助于修复和促进人际关系, 激活了

关系维持动机; 但增加了个体遭受更大伤害的风

险, 也激活了自我保护动机(Bartlett et al., 2012)。

关系维持的风险管理理论被用于阐述个体在人际

互动中如何通过风险管理平衡自我保护和关系维

持的冲突, 认为关系维持是个体在人际互动(如感

恩互动)中风险管理的结果; 当个体对自我和他人

具有积极评价时, 个体将倾向于采用关系维持策

略修复和促进人际关系(Cavallo et al., 2014)。人际

感恩作为高质量人际互动结果, 一方面具有积极

情绪的普遍特性, 拓展并建构了广泛的自我资源; 

另一方面也具有称赞他人的独特特性, 增强了对

他人的积极感知, 这提高了对自我和他人的积极

评价, 从而更愿意使用关系维持策略(Algoe et al., 

2016)。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图 2 所示的人际感恩

影响关系维持的风险管理模型, 人际感恩将通过

影响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两条路径影响关系维持

策略的使用, 下文将分别阐述这两条路径。 

3.1  对自我的积极评价 

作为积极情绪 ,  人际感恩拓展了自我资源 , 

通过向个体传递被接纳、认可的信息, 增强了对

自我的积极评价, 感恩的人具有更高的自我价值 

 
 

图 2  人际感恩影响关系维持的风险管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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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效能感和控制感(郭一蓉 等, 2021; Alkozei, 

Smith, & Killgore, 2019)。同时, 人际感恩也降低

了对自我的消极评价, 如较少消极解释自身外貌

和消极解释自我(Alkozei, Smith, Waugaman et al., 

2019; Geraghty et al., 2010)。人际感恩对自我评价

的改善作用一方面使个体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人

际互动 , 对伙伴是有价值的 , 难以替代的; 另一

方面通过投射作用使个体相信伙伴对其也具有相

似评价, 这有助于抑制自我保护动机, 激活关系

维持目标(Murray et al., 2006)。因此, 人际感恩通

过增强对自我的积极评价, 降低了对社交风险的

担心 , 因而更愿意维持人际关系 (Cavallo et al., 

2014)。换言之, 人际感恩将通过改善自我评价增

强关系维持水平。 

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 人际感恩能

通过对自我评价的改善作用增强威胁缓冲策略的

使用。Zeng 等人(2020)发现自我同情中介了特质

感恩对关系损害行为的影响, 表明当感恩的个体

面对挫折、逆境时, 会对自己更仁慈和宽容, 从而

减少了对关系的损害。人际感恩也能使个体相信

其具有更多的自我资源用以应对人际互动, 从而

减少了工作场景中的关系损害行为(Locklear et al., 

2021)。此外, 人际感恩能通过对自我评价的改善

作用加强关系增强策略的使用。研究发现人际感

恩使个体对自我具有更积极的评价, 认为自己具

有更高社会价值, 更愿意帮助他人以与他人保持

联系(Grant & Gino, 2010)。Jiang 等人(2017)也发

现高特质感恩的中国大学生具有更高的自我价值, 

以至于更愿意帮助他人。 

3.2  对他人的积极评价 

作为高质量人际互动结果, 人际感恩增强了

对他人的积极评价。Lambert 等人(2010)发现表达

感恩能改善个体对他人的感知, 认为他人是理解、

重视且关心自己的, 这种积极影响在六周后依然

存在。同时, 当施惠者觉察到受惠者的感恩后, 感

知到了更高的应答性, 对受惠者有着更积极的评

价(Algoe et al., 2016; Baker, 2021)。对他人的评价

将决定个体对他人的行为方式(Baker, 2021), 这

些对他人的积极评价将增强关系维持策略的使用

(Hicks & McNulty, 2019)。因此, 人际感恩使个体

相信当自己有需要时将获得他人及时的帮助而不

是伤害, 对他人有着更积极的评价, 因而会优先

采取关系维持策略加强与他人的联系, 而非为了

自我保护避免人际互动(Cavallo et al., 2014)。换言

之, 人际感恩将通过改善他人评价增强关系维持

水平。 

一方面, 人际感恩增强了受惠者对施惠者的

积极评价, 使受惠者更乐于采用关系维持策略。

研究发现人际感恩将帮助个体发现以前未注意到

的高质量伙伴, 感恩表达增强了对伙伴的积极评

价, 认为伙伴是温暖、体贴的, 这使个体更愿意留

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以维持与他人的关系(Williams 

& Bartlett, 2015)。此外, 人际感恩对他人评价的

改善作用也能修复人际关系。Lambert 和 Fincham 

(2011)发现对伙伴的积极评价完全中介了表达感

恩对威胁缓冲的影响, 表达感恩组被试对伙伴持

有更积极的看法, 从而能更舒适地向伙伴表达对

关系的担忧。 

另一方面, 受惠者的感恩表达也将改善施惠

者对受惠者的感知, 这使施惠者更愿意继续维持

与受惠者的关系。Mangus 等人(2017)发现销售员

对顾客的感恩增强了顾客对销售员角色外行为的

感知 , 认为销售员会为自己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 

这使顾客即使付出更大的代价也愿意与其维持关

系。Park 等人(2019)在浪漫关系中也发现了相似

结果, 如果伴侣从个体的感恩表达中感知到了更

多的关心, 关系满意度将会增强。然而, 个体对他

人的评价容易受个体动机的影响, 内隐社会评价

能更好的解释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Baker 

(2021)发现如果个体在感知到伴侣的感恩后不愿

意回报伴侣, 个体将有意识地降低对伴侣的评价, 

减少对关系的承诺; 但在无意识加工层面, 个体

却增加了对伴侣的积极评价, 从而增强了对关系

的承诺。 

总的来说, 人际感恩一方面将拓展、建构自

我资源, 改善对自我的评价, 另一方面也将帮助

个体发现高质量伙伴, 改善对他人的评价, 人际

感恩这种对自我和他人评价的改善作用将使个体

更愿意采用关系维持策略修复和促进人际关系。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了人际感恩的

关系维持功能, 这些研究近年来正在蓬勃发展。

本文在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 分别阐述了

人际感恩的威胁缓冲功能和关系增强功能, 并指

出了人际感恩对非适应性关系维持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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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 本文指出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是解

释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影响的重要途径。然而 , 

尽管该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考察,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

考察以下三个方面以更好地通过人际感恩改善人

际关系。 

4.1  从二元互动视角考察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

的影响 

人际感恩作为人际互动的结果, 包括了施惠

者和受惠者, 是一个二元概念。然而, 以往相关研

究通常从一元视角考察受惠者人际感恩对关系维

持的影响, 缺乏对二元互动过程的探讨。在个体

的感恩能否影响伴侣的关系维持上, 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一部分研究发现个体的感恩能显著地增

强伴侣的关系维持(Algoe et al., 2016; Leong et al., 

2020), 而另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这种影响(Baker, 

2021; Parnell et al., 2020)。从二元互动视角考察两

者关系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发现对于受惠

者而言 , 只有当受惠者的感恩表达体现了真诚 , 

强调共有动机而非交换动机时, 关系质量才会得

到提升(Leong et al., 2020; Park et al., 2021)。对于

施惠者而言, 只有当施惠者的帮助是以促进受惠

者幸福为目的, 而非为了施惠者和关系时, 才能

促进受惠者对施惠者的积极感知, 从而体验到人

际感恩(Visserman et al., 2018)。因此, 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从二元互动视角探讨受惠者如何表达

感恩, 施惠者如何表达关心以及在感知到伙伴的

感恩时如何反应对关系维持是更有益的。 

4.2  从多元评价视角考察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

的影响途径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从多元评价视角探讨人

际感恩对关系维持的影响过程。应该在人际感恩

的关系维持研究中同时考察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

的角色。首先, 同时探讨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

角色有助于了解哪种评价是最优解释因素。值得

注意的是, 在不同的关系情景中自我评价和他人

评价的解释力也许不同。Locklear 等人(2021)对员

工进行了感恩训练, 发现对自我的积极评价是解

释人际感恩影响关系损害行为的最优因素, 但对

他人的积极评价未能解释这一过程, 这表明对自

我的积极评价也许更能解释人际感恩对威胁缓冲

的影响。而对他人的积极评价也许更能解释人际

感恩对关系增强策略的影响(Fazal-e- Hasan et al., 

2021; Williams & Bartlett, 2015)。其次, 同时关注

自我和他人评价有助于了解两种评价的内在联

系。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对自我的积极评价是对他

人积极评价的基础(Cavallo et al., 2014)。McNulty

等人(2014)发现个体对自我的内隐积极评价能显

著正向预测 3 年后对伴侣的内隐积极评价, 表明

更积极看待自我的个体也会更积极看待他人。最

后, 未来的研究还应比较内隐评价和外显评价在

人际感恩对关系维持影响中的差异与联系。尽管

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人际感恩能通过改善对自我

和他人的评价促进关系维持, 但这可能受到动机

因素的影响, 人们往往更倾向于积极评价自我和

关系伙伴, 而内隐自我/他人评价较少受动机因素

的影响(Baker, 2021)。因此, 有必要采用内隐评价

范式验证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在人际感恩对关系

维持影响中的角色。 

4.3  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拓展人际感恩关系维

持功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感恩既具有普适性, 也具有文化特异性。西

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 , 倾向对上帝和自然感恩 , 

注重给予和接受; 而东方文化强调人际和谐, 倾

向对他人和社会感恩 , 注重回馈与报答(丁凤琴 , 

赵虎英, 2018; 喻承甫 等, 2010), 这也许影响了

不同文化下人际感恩的关系维持功能。例如, 相

较于西方文化, 感恩体验在东方文化中会使个体

更倾向为了报答他人而牺牲自我以维持关系; 而

表达感恩在东方文化也许会增强距离感降低关系

维持的动机(Shin et al., 2020)。未来研究有必要采

用跨文化设计考察人际感恩是否在不同文化中对

关系维持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同时, 受社会变

迁影响, 越来越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被融入新时

代中国人的自我中(陈万芬 等, 2018)。然而, 现有

研究多以横向设计为主, 难以描述中国人人际感

恩对关系维持影响的变化轨迹, 未来研究有必要

采用纵向设计揭示社会变迁对人际感恩关系维持

功能的影响。此外, 目前缺乏研究直接考察人际

感恩影响关系维持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发现 , 

接受他人恩惠后诱发脑区与自我-他人表征相关

脑区有着一定重叠, 特别是在内侧前额叶(孔繁昌 

等, 2010; Karns et al., 2017)。未来可进一步从多模

态神经成像视角验证人际感恩影响关系维持的风

险管理模型, 探索自我-他人表征相关脑区是否是

人际感恩关系维持功能的重要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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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on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LI Song1, LIU Junjun2, BAO Xiuqin1, CHEN Xu1 
(1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Abstract: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strategies are important for forming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nd 

enhancing personal well-being,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risk and pain that accompanies rejec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not only triggers threat mitigation strategies to repair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face of threat, but also triggers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strategies to keep 

relationships moving forward when the threat is removed. However,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may make 

individuals adopt maladaptiv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strategies to maintain contact with others. Then, 

self-evaluations and other-evaluations contribute to explaining th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Future research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on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at the dyadic level of analysis, examine the roles of self-evaluations and 

other-evaluations in this assoc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evaluations, and further expand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function of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by using various methods. 

Keywords: interpersonal gratitude,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self-evaluations, other-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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